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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字形体所具有的构意和汉字形体记录的语言意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意义，但由于

汉字的表意性，二者在汉语语素（词）意义的习得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语文统编教材

立足于现代汉语汉字特点和学生心理认知特征，在第一学段的编排上充分体现了汉字形体和意

义系统对语素（词）意义信息传递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汉字形体 意义系统 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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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nd the language meaning recorded by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eanings.But due to the ideographic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wo i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morpheme (word) meanings. The Chinese language unified textbook is based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and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features.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irst stage, it fully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nd
meaning system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orpheme (word) mean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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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因其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

语素和词作为两级基本语言研究单位[1]，在意义信息的传递

中，不可避免地在字、词所属的两个分支学科范畴中进行信

息共享、交汇。传统“小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字词关系

的复杂性。但随着语言和文字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要求，“字

词不分”的弊端，一度掩盖了字词关系复杂性在本体研究中

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对传统语言学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反思，

汉语“字词”的辩证关系又得到了重新认识，这种学理思想

也体现在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中。温儒敏指出“语

文核心素养”所包含的四个方面中，“语言运用”是语文教

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将“思维”“审美”“文化自信”

带入其中，融为一体。[2]“语文教学必须是以提高书面语读

写能力为主”，[3]而汉字是书面语学习最具显性特征的载体，

小学第一学段是书面语学习的开始，因此正确认识教材对字

词（语素）关系的处理，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一、第一学段语文统编教材有关生字意义教学的

体例和内容概述

语文的学习和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一学段语文统

编教材在尊重学生认知水平、学习规律和语言事实的基础上，

注重生义意义教学体例和内容编排的规律性。

（一）生字意义教学的体例编排特点

1.以事物图片与现代汉字进行对应

这一编排形式以学生感性认识为基础，逐步建立语言文

字符号和客观事物的关系，如“口、耳、目、手、足、站、

坐”，均为具象、强指称性的名词和动词。

2.在事物图片基础上，辅以象形性较强的古文字与现代

汉字对应

这一编排体系同上一形式相比，以古文字作为客观事物

和现代汉字的桥梁，向学生逐步渗透汉字的表意性特征，如

“日、月、山、川、水、火、田、禾”，选取的均为可依照

历时认同原则、和现代汉字进行沟通的古文字字形。

3.以构词语素的形式，将生字置于词法或句法语境

在课文、课后练习、识字加油站等板块中，将生字以构

词语素的身份嵌入词法语境中，包括复合词、联绵词，如“接

力、坦克”。句子以韵文形式居多，如近体诗、现代歌谣等。

这些都是建立在儿童语言习得已有心理词库、音义关系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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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逐步在书面语层面建立汉字的形音联系。

（二）生字意义教学的内容编排特点

1.生字意义教学先于拼音教学

吕叔湘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

拼音作为语文教学的入门，有利于沟通口语和书面语的学习。

随着学生语文素质的涵养逐步加强，对人的培养要求也逐渐

提高。因此语文统编教材将培养学生对汉字表意性的认识，

提升到培养学生长久语文学习能力的地位上来，将生字意义

的教学先于拼音教学，主要目的是培养形义联系的意识。

2.生字意义教学立足于汉字形义关系教学传统的恢复

尽管现代汉字历经隶变、简化等发展阶段，汉字的构意

有所改变、理据有所丧失，但在历时认同原则的指导下，仍

可对部分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进行全部或者部

分形体的构意说解，建立构意和形体所记录语言意义的联系。

语文统编教材“识”“写”分流的教学安排，就是在区分书

写要素和构形要素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建立汉字形义关系的

意识。

3.生字意义教学依赖的语境更加丰富多样

语境是言语交际的环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语文学习任务群由相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

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

[4]其中“情境性”在语文教学上可体现为语境的三种类型：

上下文语境、情境交际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学生心理词库

就是建立在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日常所处的情境交际语

境中，以经常出现的语词搭配、句群逻辑关联为基础。

二、教材中汉字形体对语素意义信息的传递方式

上述教材的编纂特点体现了传统训诂学探求意义的一

种方法——形训，即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来找寻它所记录

的语言意义。现代汉字也有部分成员保留了造字理据，或进

行了理据重构。教材通过内容的编排设置，对不同类型汉字

的意义教学方法进行了提示，主要涉及三类构形模式的汉字。

（一）象形字利用所对应的物象，突出字形轮廓对意义

的提示

象形字的数量在一年级上册教材中最多，共有 14个，

包括：日、月、水、火、山、石、田、禾、竹、羊、木、网、

兔、鸟。教材主要是将象形字与同时标有古文字和实物的插

图进行对应。其中包括两类，一类是与甲骨文、金文字形高

度相似、有明显继承关系的象形字，如“日”。还有一类是

古文字形体和它对应的客观事物轮廓更加接近，现代汉字只

在部分笔画和笔画组合中保留了古文字形体的部分轮廓特

点，笔画数量有着明显的减省，笔画位置关系也有了较大的

改变，如“兔”。

（二）会意字在分解内部构件的基础上，注重构件之间

完整逻辑关系的搭建

会意字的讲解更注重语境的搭建，这和会意字构件之间

逻辑关系具有完整性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如以韵文形式讲

解“从、众、林、森”时，不仅对构件及数量进行了分析—

—“二人从，三人众。双木林，三木森”，又继续对构件之

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讲解——“一人不成众，独木不成林。

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样不仅完成了知识的讲解，

同时也搭建了情境，进行了思政的教学。

此外，理据重构的会意字如“尖、尘”，在简化字形的

同时，构意从“古代束发的簪子”和“鹿行扬土”，重构为

“上小下大之形”和“小的土”，来记录“边缘处细小”和

“尘埃、灰尘”之义，弥补学生因古文字构意所记录文化的

差异，在生活经验上所带来的缺失。

（三）形声字凸显形符对义类的提示，但对意义的识读

作用仍存在让步书写的现象

教材对于形声字的识字教学方法，也有比较明显的指向。

如一年级下册的《猜字谜》：“‘言’来互相尊重，‘心’

至令人感动，‘日’出万里无云，‘水’到纯净透明。”这

里以“青”为声符，和“言、心、日、水”进行组合构成形

声字“请、情、晴、清”。谜面中凸显了义符对意义提示的

作用：“言”表示和言语交际有关，“心”表示与心理活动

有关，“日”表示和太阳有关，“水”表示和水有关。

从这篇韵文可以看出，教材对于形声字的教学主要突出

义符提示意义的作用，通过向学生展示替换义符就能改变这

个字所记录的意义的过程，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认识到这些

形声字的义符对整字意义的作用。

但教材对形声字偏旁的命名，仍停留在以扫盲为目标的

理念指导下，如“反文旁、四点底、双耳旁”，没有提示或

错误提示形体对义类显现的作用。

三、教材中意义系统对语素意义信息的传递方式

（一）语境组合系统对语素意义特点的显示

语言的习得是在语境中实现的，书面语的教学也要遵从

这一规律。词法和句法是两种基本的、书面语习得的语言层

级环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继承了部分文言文语素，

且常以不成词语素的身份出现，因此语境对词义特点的显性

提示作用更为明显。如“拔”，在第一学段出现的语境有“拔

草”“拔萝卜”“拔河”“把禾苗一棵一棵往高里拔”，其

中语境中出现的受事包括“草、萝卜、禾苗”，均为种植在

地上的植物，因此在语境中有对动作方向修饰的特点“高”，

但“拔河”中隐藏的受事是绳子，平行于地面，可见语境中

的方向性特点应为“以自身为参照，向靠近自身的方向用力”。

通过语境组合系统对语素意义特点的显示信息准确获取，需

对封闭范围内的全量语境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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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聚合系统对语素意义特点的显示

统编本第一学段语文教材中文本的体裁多为韵文，因此

词义的对举形成的意义聚合系统，对语素意义区别性特点的

显示最为明显。如“上、下”“左、右”“远、近”等。即

便是在现代白话散文中，也可利用意义系统中成员的对举关

系，使学生获取意义的区别性特点。如“耷拉”一词为口语

词汇，在文本中有“竖着”“撑起来”“放了下来”等动词

分散在语境中和它对举，提示其方向性特点为“向下”。此

外，古今同义词也可以帮助学习文言文语素的意义，如“揠

苗助长”中的“揠”，在语境中用“拔”进行对释。

一词多义则是意义聚合系统的另一种体现，如“天”在

第一学段出现的“天空、时间、天气、天然的、上天”等义

位，它们之间包含了客观事物“天空”及其具有的属性之间

的各种联系，这种联系的提取，有利于了解多义词形成的民

族文化特质和认知习惯。

四、教材中汉字形体和意义系统对语素意义信息

传递的交互作用显现

汉字形体所具有的“构意”和汉字形体所记录的“词义

（语素义）”，是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意义，但是由于汉

字具有表意性的特点，这两类意义具有交叉性和互补性。单

纯从具体语境中获取生字的意义，难免会使得到的意义具有

临时性特点，不利于学生把握意义系统中概括的、区别性特

点，这个特点往往关系着词义的发展方向，对它的把握有助

于学生今后以简驭繁地积累意义。同时，语境中的搭配又使

概括意义的学习获得了具体的情境。如“煮”，在现代汉语

中表示“把食物放在水里加热”这种烹饪方式，通过字形，

发现“煮”下面是“火”的变体，是这个字的义符，表明“煮”

与“火”有关。这是“煮”的主要意义特点。其次，教材的

语境提示了更加丰富的意义特点，“煮”在教材中使用的语

境包括：“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

股清香来”“水煮鱼”“煮鸡蛋”，“煮”在不同语境中表

现出来的意义是具体、临时的，上述语例分别显示了具体烹

饪的食物、使用工具、对食物的加工方式等。在兼顾字形分

析的同时，需要在不同语境中进行概括，剔除使用工具、具

体食物所指的个体性等特点，把握住“煮”在意义系统中的

区别性特点。

对汉字本身的意义信息进行识别和分析，既可以促进学

习者对于汉语意义的理解，又可以帮助他们理解汉字背后深

厚的先民文化。学生在以往的生活语境中已经有了相当数量

的意义“习得”，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生字意义学习还需要已

有的语境意义积累，与生字的字形进行对应。因此，“字形

法”和“语境法”在学生的生字意义获取中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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